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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从文本盗猎到文本围猎：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建构
付 　 佳　 　 　 赵 树 旺

摘　 要：基于新媒体语境下的赋权与赋能，网络用户之间的文本对话由游牧、盗猎活动趋向于围猎之势，参与式文

化空间得以形成。 具有相同兴趣爱好和立场的用户通过政治及社会参与、知识生产参与、娱乐性参与，生产出多样

化的文本形态，保证了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数量与质量。 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建构基于新媒介赋权改变原有权

力关系、趣缘群体的身份认同与话语狂欢、社交媒体中弱连接关系的凸显、虚拟社群中的互动仪式与情感宣泄等内

在逻辑。 在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建构过程中，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找到用户与平台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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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新媒体语境下的赋权与赋能，当今时代的

媒介用户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和互动意识。 他们不只

是接受信息，也会积极地参与媒介内容生产过程。
以用户生产内容为代表的参与式文化成为网络社会

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式文化空间得以形

成。 所谓参与式文化，即网络用户以互联网为平台，
通过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而形

成的一种平等、公开、共享的媒介文化样式。①身处

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媒介用户在消费信息的同时参与

文化生产实践，同时扮演着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双重角色，且其生产出的文化内容具有自身独特属

性，形成了全新的媒介景观。

一、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对话：
从游牧、盗猎到围猎

　 　 参与式文化的概念由美国学者詹金斯在《文本

盗猎者》一书中首次提出，用以描述媒介文化中的

互动现象。 深受约翰·费斯克文化研究视角的影

响，亨利·詹金斯在肯定用户能动性的基础上，提出

文本盗猎、粉丝文化、参与式文化和融合文化等更具

包容性的概念，为文化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文本盗猎者》一书中，詹金斯考察了电视媒

介时期作为文化工业话语边缘群体的粉丝群体是如

何通过对大众文化资源的拼贴重组进行话语抵抗和

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同时批判了当时学术框架下粉

丝群体“头脑简单且痴迷成性”的污名化标签。 詹

金斯对法国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德赛都“盗猎、游牧

式”的读者理论表示赞同，并进一步肯定了读者的

能动性，将读者视为文本意义生产的中心。 他认为，
读者就像没有固定位置的游牧民族，不可能定居，他
们为一种自然天性所左右，自由地穿梭在他人的土

地上，以掠夺财富、掠夺文本为乐趣，过着偷猎式的

游牧生活。 当他们遇到感兴趣的文本便稍作停留，
并根据自己的蓝图进行重新拼贴组合，使文本在读

者的阐释以及与其他读者的交流过程中得以不断延

伸及重新塑造，在此过程中完成文本盗猎活动。
詹金斯将这一群体具化为粉丝群体，粉丝文化

是对主流文化中等级秩序的公开挑战，其否定了作

者权威，侵犯了知识产权。 粉丝群体毫不掩饰自己

对于文本的热爱，不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字与知识产

权所恫吓，力图将媒体的呈现与自己的社会经验结

合起来，从大众文化中攫取可运用的资源，并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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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进行二次创作，作为自己的文化创作与社会交

流的一部分。②在詹金斯的笔下，粉丝群体被视为一

群文本盗猎者，他们肆无忌惮地盗取大众文化资源

中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将其据为己有，正是在此过程

中，文本的意义得到了新的诠释与延异。
尽管文本盗猎者的概念提出于电视媒介时代，

但这个具有前瞻性的概念在新媒体时代依然适用。
在当今参与式文化空间的搭建过程中，媒介话语权

被重新分配，传统的媒介权力格局被打破，用户之间

的互动显著增多，对于文本的诠释已形成围猎之势。
所谓文本围猎，即众人的盗猎，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

文本对话形式正由个人的盗猎活动转变为声势浩大

的群体性围猎活动。 整个社会架设在互联网之上，
精英文化祛魅，草根文化崛起，大众文化异军突起，
成就了个体赋权后的围猎景观。 各社交平台粉丝群

体是积极的文本围猎者，他们追踪媒介生产的内容，
但更看重自创或二次创作的衍生作品，如精修图、同
人文和视频混剪等。 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沉浸于粉丝

文本流之中，并在创作、散播、讨论中收获文本带来

的快感。 这种趋势模糊了原初作品与复制品的界

限，也消解了根源性的宏大叙事。
在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隐藏文本走上前

台成为日常景观，并导致创作的高贵性崩散，艺术品

的神圣性崩散、珍贵感消散，卓越的人、物及其关注

度的削弱与离散。 从个体走向集体的媒介用户期望

通过参与有意义的对话来维护共同利益、表达共同

愿望，这就使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呈现出更高

的互动性，用户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集体沟

通表达主张，并利用线上平台发起集体活动。

二、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类型

英国学者麦特·西尔斯将约翰·费斯克关于粉

丝生产力的开创性研究与网络“民主化”以及参与

式文化联系起来，并将文本生产行为归纳为四种：第
一种为原生数字与模拟修复，前者指粉丝手绘图，后
者指利用技术手段修图。 第二种为模拟与变革，前
者指利用特定技巧生产模拟文本，如扮装游戏；后者

指对源文本进行非直接模仿的重新改造，如同人小

说。 第三种为非正式与正式文本生产，指用户生成

文本常常在粉丝与官方之间游移，如发表在商业粉

丝杂志上的粉丝信本身是偏向粉丝群的，但刊发后

偏向官方文本。 第四种为显性与隐性文本生产，詹

金斯将前者理解为内在动机行为，而其他学者认为

新媒体时代文本生产的显性参与之下还存在着隐性

参与，如用户常被软件和界面设计所引导而将某个

平台中的账号头像更换为偶像照片等。③

可见，在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空间中，文本

类型已被学者置于不同的微观层面进行细分研究与

拓展。 文本的外延也已获得延展，凡是由主体生产

的、具有一定表征意义的、能够传递某种价值观的内

容都可以被视为媒介文本。 因视角的不同，参与式

文化空间中文本生产类型的划分也会有所差异。
从文本生产过程来看，参与式文化空间中文本

生产类型包括原始文本和二次创作文本。 原始文本

是指从一开始就流通在文化空间中的文本。 二次创

作文本则指用户以原始文本为基础，并对其进行改

编、挪用、颠覆甚至创作出的全新文本，如一些视频

平台中媒介用户热衷于利用影视剧的原始素材，通
过剪辑、转场、拼接的方式重新塑造一个人物形象、
一段新的故事或是改变某个人物的结局，以满足观

众对于某一人物的幻想或弥补剧情遗憾等。
从文本生产主体来看，主体的多样性造就了文

本样态的多样性。 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样态呈

现出用户生产内容 （ ＵＧＣ）、专业人士生产内容

（ＰＧＣ）和职业生产内容（ＯＧＣ）并存的态势。 ＵＧＣ
模式即充满内容生产与传播热情的普通用户在参与

式文化空间创造大量文本的模式。 作为通过社交关

系链进行分享并构建个人音乐主页的音乐社交形

式④，网易云音乐是用户生产内容模式的典型代表，
参与式文化在其中得到全新诠释。 其用户生产内容

模式具体表现为制作歌单、参与话题讨论、发表歌评

和动态等行为，为音乐社交生态奠定基调，保证了参

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数量。 ＰＧＣ 模式指出于个

人爱好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在参与式文化

空间发布内容的模式。 其特点是更加专业、更有深

度且垂直化。 他们发布的内容通常会受到较高关注

和众多普通用户的追捧和喜爱。 一些视频平台中的

意见领袖，通过发布个人作品来获取粉丝的高关注

度，其内容包括视频教学、干货分享等方方面面具有

一定专业性的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

垂直化的内容进行观看，并通过弹幕、评论的形式与

之互动。 这样的参与式文化创作平台可以聚合大量

用户，形成一个虚拟社区，创作者和用户都能在其中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情境与体验，并逐渐对该种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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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依赖，在此过程中用户与平台之间的黏性不断

增强。⑤ＯＧＣ 模式是指由具有一定专业背景的行业

内人士进行内容生产的模式。 如网易云音乐官方通

过推荐优质内容、发布专栏等来整合用户，沉淀优质

文本，网易云的专属场景歌单专栏中就包含众多类

型的歌单，用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挑选自己感兴趣

的歌单。 综合来看，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用户生产

内容确保了文本数量，专业人士生产内容提升了文

本质量，而职业生产内容整合与补充了用户生产内

容和专业人士生产内容。 三者合力奠定参与式文化

空间中的内容与文化基调，提升文本数量和质量，平
台方也会借此维护空间内的文本环境。

三、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用户的参与方式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建构提

供了可能，“两微一抖”等开放性社交媒体满足了人

们日常沟通及获取信息的需要，豆瓣、知乎、网易云

等平台则因其自身属性吸引了大量用户，各具特色

的虚拟社区因此形成。 在这些虚拟社区中，具有相

同兴趣、爱好和立场的用户通过交流、创作、分享与

互动逐渐实现了身份认同，并通过政治及社会参与、
知识生产参与、娱乐性参与，在意见交锋的过程中凝

聚成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１．政治及社会参与

政治及社会参与是指公众以网络为途径和手段

参与社会公共事件和政治活动的行为。⑥在社交媒

体时代，参与式文化空间为公众的政治与社会参与

拓宽了渠道，提高了效率，提供了新思路，反馈机制

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公众意见在政治及社

会事件中的影响力愈加扩大。
除了社交平台自身，传统主流媒体也开辟有

“两微多端”的社交平台出口，为用户提供在线参与

性平台。 用户通过社交平台进行留言、评论等形式

表达个人意见，能够与后台采编进行直接在线沟通，
这体现的是一种集中的交互模式。 通过多元化的社

交媒体平台，用户能够针对社会变革和新闻事件等

热点针砭时弊，进行政治和社会参与。 政府决策部

门在对相关事件的意见文本进行整合后，能够了解

舆情走向，并将用户意见作为舆论引导决策的重要

参考。 在此过程中，媒介用户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

参与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作，集中体现了参

与式文化空间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

２．知识生产参与

在开放性的参与式文化中，每个人都是知识链

中的一环，人们自愿把分散的个人技能、知识资源进

行整合，并通过群体协作形成有效的问答机制，推动

问题的解决。 詹金斯用法国数字文化理论家莱维的

集体智慧概念描述用户的参与、互动。⑦在参与知识

生产的过程中，人们也实现了个人知识的积累与升

级。 参与式文化空间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网

络社会中愈加扩大的知识鸿沟。
克莱·舍基视“认知盈余”为全世界受教育公

民自由时间的集合体，其核心观点为人们的自由时

间不仅用于内容消费，还应用于内容分享和创造，分
享和创造的价值远大于消费。 在参与式文化空间

中，公众进行知识生产参与的渠道被打通，其参与知

识生产的热情也进一步被激发，收费制与公共性并

存的知识生产模式逐渐形成。 得到 Ａｐｐ 即是典型

的收费性质的知识生产平台，其在研发知识产品阶

段，围绕个人发展推出覆盖 ３０ 多个领域的知识产

品。⑧得到 Ａｐｐ 的运营模式为通过与头部知识生产

者签约，利用这些知识生产者完成为其他用户整合

知识内容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将知识系统化地传授

给目标用户。 以用户为主导的知识分享平台知乎

Ａｐｐ 则不同，其用户大多是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都

市白领及大学生，主要以青年人为主，互联网从业者

居多，男女均衡。 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是知乎用

户的三大特点。 知乎平台中的内容相对来说更有深

度，尤其知乎热榜上主要是反映社会热点、体制问题

等较深层次的内容。 用户在知乎 Ａｐｐ 中提出问题，
另一些用户回答问题，形成了平衡高效的问答机制。

知识生产参与能够有效缩小社会不同阶层的知

识鸿沟，使知识生产呈现出知识的去精英化与再精

英化混合的趋势。 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知识生产

的方式能够更加激发用户的主动性，再次确认了用

户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主体地位。 在这个公众自

发形成的知识生产与分发的体制中，知识资源被最

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
３．娱乐性参与

与传统媒体空间不同，用户始终是社交媒体参

与式文化空间得以构建的重要推动者。 他们凭借自

身的经验与情感对空间中的原始材料进行重新解读

和阐释，并赋予其全新的内涵。 面对日益加快的社

会内卷化进程和日益沉重的现实压力，越来越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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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避世”和“佛系”心态，他们沉溺于网络社会

中的娱乐化内容以缓解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焦虑。
因此，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用户的娱乐性参与就成

为其不可忽视的参与方式之一。
作为一种开放性文本，弹幕视频得到众多用户

的喜爱，这是由于新媒体用户的参与性被大大激发，
而弹幕视频恰好为用户参与视频生产与传播提供了

更好的平台。⑨弹幕的出现使用户能够在观看视频

的同时参与关于剧情、演员的讨论，能够和其他用户

进行实时的意见交流与互动。 用户发布的弹幕是基

于视频原始文本的二次创作，用不同于原视频的视

角重新构思，对视频文本进行重新解读，赋予其新的

意义，许多具有较强传播性的“梗”均出自弹幕中。
另外，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网络流行语极易引起用

户的迷因式传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凡尔赛文

学”热就曾一度刷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 这是一种

“以低调的方式进行炫耀”的话语模式，呈现出滑

稽、讽刺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⑩，先抑后扬，明贬暗

褒，自说自话，假装用苦恼、不开心的口吻炫耀自己。
这种话语模式引起了用户的热切追捧，在社交媒体

平台中引发群体性模仿行为。 在此类娱乐性参与行

为中，用户发表的个人看法和产出内容即成为参与

式文化中的构成部分。 用户在参与过程中不仅增加

了平台黏性，也找到了具有相同兴趣与立场的群体，
实现身份认同。 用户在对文本内容进行意义解读和

二次创作的同时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也丰富

了参与式文化的内涵。

四、参与式文化空间建构的内在逻辑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根植

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传播的技

术媒介。技术诚然可以看作媒介得以发展的核心

动力，但在技术普及与更新的过程中，其必然服务于

文化内容。 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全民性

在网络文化空间中显露无疑，参与式文化空间得以

构建。 新媒介赋权使信息传播主动权发生了转换，
用户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而是拥有了传播权力。 现

实生活中缺乏认同感的用户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实

现了身份认同，并掀起了话语狂欢的浪潮。 参与式

文化空间的构建充分体现了弱连接关系的优势，信
息流通的渠道被大大拓宽。 虚拟社群的形成使传播

过程中的仪式感大大增强，使情感传递成为可能，衍

生出了众多独有的文化景观。
１．新媒介赋权改变原有权力关系

媒介赋权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们变得

足够强大且可以去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事件与机构

以及在这些事件与机构的控制下进行分享，并努力

改变他们。互联网技术所具备的创新性与革命性

对原有的权力关系造成冲击，导致社会结构的重铸。
具有强大交互性、及时性、高渗透性的新媒介使

赋权行为逐渐发生改变，原来的弱者开始占据主动

地位。 网络赋权打破了原有社会权力分化的阶级性

并模糊了权力关系的边界。 新媒介赋权所造成的弱

者弥散化更导致了社会结构中强弱界限的模糊，使
原本在政治、生理和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个人和团体

与主流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弱者与强者的角色开始

相互转化。 媒介赋权帮助普通用户撕去弱者标签，
并使其在网络社会站于话语权舞台的中心。

用户群体在网络社会中的影响力逐步扩大。 面

对热点事件，用户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扮演着信息

发布者、接收者和反馈者等多种角色，并通过转发、
评论、点赞等方式表达个人立场。 他们贯穿事件传

播的全过程，其发布的内容构成参与式文化的一部

分。 参与式文化空间成为参与式文化得以传播和不

断丰富的重要场域，助力新媒介用户获取传播权，并
进一步反哺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建构。

２．趣缘群体的身份认同与话语狂欢

人类总是以特定的关系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形
成各种不同的群体。 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首

次提出虚拟社区一词，视其为网络虚拟空间中形成

的社会性群集，即用户以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为中心，
分享各自见解，以此扩大个体的交往空间。网络空

间中的趣缘群体既不是偶发形成、毫无组织性、缺乏

集体共同目标的乌合之众，也并非正式的、稳定存在

且紧密联系的社会团体，而是以兴趣、观念、爱好为

基础聚集的集群。 他们是具有相同、相近兴趣爱好

或价值取向的复数个人，并通过一定的信息互动与

归属感构建而形成的社会群体。
趣缘群体的成员虽身份各异，但存在着高情感

卷入度的强关系。 通过特定门槛筛选出的群组成员

之间会建立一种高度的信任感和认同感，群体内的

信息交流与情感互动也呈现出更加隐蔽、深入的特

征。 这种强关系能够在成员之间形成高黏合度，有
效将之凝聚在一起，形成群体内的特定语言形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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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个人资源也得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资源。
麦克卢汉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部落化—非部

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电子媒介使整个社会

变成一个“地球村”。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重
新部落化”的预言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网络世界

的资源节点也逐渐由个人转变为群体。 网络趣缘群

体是网络空间中不同趣缘聚合成员组成的一个个文

化部落。 趣缘群体成员依据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对趣

缘的高度热爱加入部落，参与性更高，主动性更强。
群体间不断发生多对多的传播互动，并形成各式各

样的文化实践活动。 参与式文化在此过程中得以不

断壮大和发展，而趣缘群体所占据的网络平台逐渐

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参与式文化空间。
３．社交媒体中弱连接关系凸显

格兰诺维特从社会关系测量学的角度对强关系

和弱关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他认为，传统社会中

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
事，这构成了一种稳定但传播范围有限的社会认知，
这种关系被称为强关系。 而弱关系指那些交流频率

低、认识时间短、情绪强度和人际信任感都比较低的

关系。他研究发现，其实一个人的工作和视野最密

切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强连接，而常常是弱连接。互

联网的飞速发展为原本素不相识、地理距离和社会

距离都很遥远的陌生人提供了互相结识和交谈的机

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变得更加轻而易举，弱关

系网不断蔓延与扩大。
社交行为由线下转移到线上，由日常生活延伸

至网络空间。 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使用使人们的关

系网得到无限延伸，由于特定原因而建立联系的两

人或多人能够完成实时互动，低成本、高效能的传播

效率实现了信息和情感的快速传播。 在此传播活动

中，人们不仅扮演着参与式文化创造者与传播者的

角色，也担负着建构参与式文化空间的使命。
４．虚拟社群中的互动仪式与情感宣泄

作为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行为，互动仪式可

以发生在各种际遇之下，不论是小范围的无组织讨

论，还是大规模的有计划活动；无论是亲身在场，还
是在虚拟空间相遇。 尽管柯林斯强调了亲身在场的

重要性，认为亲身在场能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

信号表现并获得超出单纯文本信息的额外收获，
但其局限性在网络社会也变得异常明显。 亲身在场

为互动戴上了多重枷锁，包括固定的时间与空间、特

定的范围，而网络技术和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发展，为
虚拟空间的文化互动和生产增加了诸多机会。

虚拟社群是通过互联网联结起来的人们突破地

域限制，进行交流沟通、分享知识和信息，从而形成

相近的兴趣爱好或情感共鸣的关系网络。 其核心要

素包括网络技术的支持、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相同的

兴趣点、持续的互动行为以及能够获得情感满足。
因此，作为最终目的的满足情感需求成为新媒体用

户持续互动的根本动力。 虚拟社群中的互动往往是

社群成员之间的情感互动，图片、文字等互动表征在

本质上都承载了一定的情感内涵。 作为参与式文化

空间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为用户表达个人想法、进行

情感交流的主要场所，承担起情感“树洞”的角色，
带有明显情感倾向的评论和互动内容在整个参与式

文化空间中蜂拥而至。 虚拟社群中的互动仪式与情

感交流提升了用户的参与意愿，而用户也在逐步构

建参与式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深化了归属感。

五、参与式文化空间建构的关键：
多方力量的平衡与协调

　 　 参与式文化的发展与空间构建有其积极向度甚

至可寄予厚望，但亦应警惕其消极向度和隐患问题。
参与式文化空间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向度的网

状互动模式，用户的参与方式更加多样，参与程度

也更加深入。 不同用户的参与式文化实践在参与方

式、深度和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诸多

网络用户高举“懒人行动主义”的大旗，在对内容

“转发、评论、点赞”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满足。 他们

以一种浮于表面的参与行为，营造出一种普遍的参

与气氛，实则其参与影响力和深度还停留在较为肤

浅的层面。 用户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不断采取自我

保护的措施，更多以一种围观的态度进行着浅层的

文化交流。 他们可能会在某些热度较高的内容下跟

帖，但往往没有勇气表达出自己不同于大众的观点、
不同于主流的立场。 技术的进步让交流的门槛降

低，却使真正发自内心的表达变得异常艰难。 缺乏

规束的传播实践可能带来传播伦理问题，对于文本

的狂欢式解构会助长虚无主义，网民的赋权式行为

总会掺杂着非理性情绪，这些问题既需要我们提高

警惕，也需要采用适当方式加以引导。
在参与式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社交平台与用

户之间的关系是关键矛盾。 作为参与式文化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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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者，他们通过合作、抵抗和互相制约的方式推动

并塑造着空间行为。 对于用户而言，参与式文化空

间意味着更加开放的创作环境、更加丰富的文本，他
们在这里拥有饱满的热情和充足的动力。 对于社交

平台而言，他们更看重优质内容背后的庞大用户群

体和源源不断的流量，内容也不过是流量的代名词。
离开了用户，平台就丧失了内容生产来源；离开了平

台，内容就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整合，散落于空间中的

只是尚未成形的文化碎片。 因此，参与式文化空间

构建中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找到用户与平台的平衡

点。 当用户的身份发生转变，不再只是隐匿于文本

背后，而是正在承担创造性工作时，社交平台就需要

转变思维，以一种新媒介素养的引领来面对参与式

文化空间中的转变。
新媒介素养应该被视为一个大型社区中的互动

方式和社交技能。 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对用户的

考验更多是个体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和团队协作的

能力，而新媒介素养的养成需要政府、媒介、学校和

用户等多方共同努力。 在新媒体时代，作为参与式

文化创造者和发展者的用户很难有效分辨信息的真

实性与有效性，常常会感到无所适从，这会消耗其进

行内容生产的热情。 因此，用户应有意识地培养自

己的批判意识和判断能力，避免人云亦云的参与方

式，增强道德意识，提高社会责任感。 参与式文化空

间中的用户多以青年人为主，未成年群体在其中占

有相当大的比重。 未成年人的社会经验不足，人生

观、价值观尚不健全，在匿名的网络世界中极易做出

非理性行为，学校不仅要传授理论性的媒介知识，还
要重视对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并加以引导。 另外，
政府和媒介应友好协作，在坚持正确文化导向的基

础上，营造一个更加开放、平等的对话环境，为参与

式文化的成长搭建良好的发展空间，赋予其多元而

不失共识、自由而不失理性的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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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ａｒｎｉｖ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ａｋ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ｈａｒｓｉｓ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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